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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花芬芳，小满初绽的季节里，我

们送别了敬爱的师长、《当代作家评论》原

主编林建法先生。眼含热泪，抚今追昔，

一个宽阔而深邃的灵魂离开，让我们感慨

猝不及防中的世事无常，更让我们叹息生

命之丰满沉实与怆然流逝。

林建法先生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

中国的文学事业，是一代编辑家的楷模。

用他自己的话说：“做一本杂志就像养一

个孩子”，“作家、批评家写文章是创作，编

辑编刊物同样是创造性劳动，他的作品是

刊物，一本好的文学刊物对时代的发展也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是终生想当编辑

的，而且想做中国最好的编辑。”

林建法先生生于1950年，1970年入伍，1976年到西藏

插队。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任《福建文

学》理论编辑，1983年提议创办《台港文学选刊》，1984年调

到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参与创办《当代文艺探索》，任编

辑。1986年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任《当代作家评论》编辑，

1987年任副主编，2000年任主编，2007年任创作研究部主

任。他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在3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林建法先生以自己独到的眼

光、惊人的毅力、勤奋扎实的态度表现出一名专业期刊人的

职业操守和人格魅力。他将办刊事业融入自己的全部生命

中，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在

清贫的环境中固守着文学绚丽的精神家园。他带领《当代

作家评论》在艰难中执著前行，令其焕发勃勃生机，彰显独

特个性与价值，跻身全国文学评论名刊行列，可以说他功不

可没。他编辑过7本刊物，主编图书超过100种，策划参与

的文学活动不下300余场。在其主持《当代作家评论》编辑

工作期间，刊物多次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期刊），多次被评为辽宁省一级期刊、东北三省优秀社

科期刊，200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

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04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

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

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GFD）全文收录期刊。2004年

起连续三次被评为中国北方优秀期刊。

林建法先生令人感佩和尊敬之处还在于，他把编辑工作

拓展为创造性的文学实践活动。他始终行走在中国当代文

学发展的最前沿，同时以一己之力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

个纯净而开放、特色鲜明而又丰富活泼的空间，在这个空间

里，批评与创作的交流与交锋、批评家和作家的成长与成

才，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现场极为生动的场景，是中国

当代文学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30余年的编辑生涯，

也因此而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当代作家评论》的研究

视野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坛重要作家作品，通过开设“小

说家讲坛”等栏目、组织优秀稿件、开展文学活动、“中国当

代优秀批评家”奖的评选等形式对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

问题与潮流发展给予了及时关注与研究，打造了一支优秀

的文学批评家队伍，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了重要力

量。他特别注重对青年批评力量的培养，一直通过筛选来

稿发现新人，为全国在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

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还有一些批评家在本科时的处女作就发

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不管是谁，也不管有没有关系，只要

看准这个人，他是始终追踪的，努力给批评家创造更好的环

境和更好的机会，让人与刊物一同成长。

他多次策划重大文学学术活动，如“2001长篇小说文体

研讨会”“小说家讲坛”“2003新世纪汉语写作走向学术研讨

会”“2005小说现状与可能性对话会”“贾平凹作品学术研究

会”“中国首届文学传媒与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莫言作品

学术研讨会”“王安忆作品学术研讨会”“华语文学与世界文

学高峰论坛”“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第二届当代中

国文学高峰论坛”“第三届当代中国文学高峰论坛”等。

林建法先生一直秉持着“坚持文学品格，恪守学术立场”

的办刊宗旨，坚持文学立场，开拓办刊思路，严把稿件质量

关，注重推陈出新，不是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角度里，而是参与

整个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力求将思潮、探索、评论综合在一

起，这样刊物才会生机盎然。

他认为，无论人事、语境等有了怎样的变化，文学、文学

批评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批评杂志，其意义就在于超越现实的

困扰，坚持文学的理想，严格批评的尺度，坚守敬畏文字的立

场。这几个方面把持住了，杂志就不会随波逐流。可以说，

正是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危机中，在探索文学潮流的新变中，

《当代作家评论》完成了历史转型，既传承了20世纪80年代

以来的文学理想，又更多地呈现了新时代的新风貌，而他个

人的办刊风格也逐渐成熟，他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得到彰显。

他始终认为当一个好编辑，就希望所有好的评论文章都由自

己刊物发出去，我们不但要发现好的作品和好的批评家，还

希望能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话题和新的命题，对整个文学建设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一个好编辑必备的东西，就是必须

对整个文学运动有一个全局性的视野和前瞻性的眼光，能够

从文学最初的发端和最初的现象中看到文学发展的脉络，这

是很重要的。

鉴于在编辑工作中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获辽宁省十

佳编辑、东北三省优秀社科编辑、第四届辽宁文学奖、首届

“辽宁省期刊人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中国

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第二届“春申原创文学奖”文

学编辑成就奖等20多个称号、荣誉和奖项。

林建法先生斯人已逝，音容笑貌却犹在眼前。他开创

的文学编辑事业和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

的。作为文学编辑，我们要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专业独

到的目光、勇于改革创新的勇气，将这份塑造人类灵魂的事

业发扬光大，完成他未竟的心愿。

建法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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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着他的笑，他的泪光
——回忆舒乙馆长 □计 蕾

今年年初召开馆长办公会，有人感叹说：每次一走进文学

馆的大门，看到院子里的这些作家雕像，大门把手上巴金先生

的手印，都很有感触。我却在想，舒乙馆长为文学馆做了很多

事，可是馆里却看不到他的一点痕迹，这不应该，我们应该记

住从第一任老馆长杨犁到后来这些老馆长对文学馆的贡献，

哪怕是挂一张照片呢，总教人们不能忘记他们。大家才意识

到我们常常就这样忽略了身边最近的人，可一旦认真回想起

他们来，昔日的时光却变得格外清晰。

回想2021年4月20日那天的情形，我深深体悟了什么

叫做命若琴弦。那天上午，于滨老师给我发来微信说：“舒乙

病危！”我火速赶到医院，听大夫说请了协和医院的专家会诊，

如果舒馆长能平安度过这两天，就能好几天。但能好几天？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因为疫情管理，病房不能进，想看一眼舒

馆长都不可能，我们和于滨老师在医院外边找了个地方焦急

地等待，希望能有转机，希望能有个人来说“别担心，会好的！”

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4月21日下午两点16分，舒馆长走

了。对于舒馆长的走，我理解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不忍他就那

么躺着。他应该漂漂亮亮地活着，潇潇洒洒地活着，忙忙碌碌

地活着，而不是躺在病床上，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

那不是我们的舒馆长。

2015年9月7日上午，刚过完80岁生日不久的舒馆长突

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前一天他参加了一场电视节目的

录制，可能是累着了。等他病情平稳后我去医院看他，他安静

无声地躺在病床上，再不复从前那样风度翩翩、谈笑风生。他

不认识我了。我难过地握着他的手，多希望他还是原先那种

开怀大笑、神采飞扬的样子。

舒馆长的笑是特别有感染力的笑。

1989年我刚分配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第一次参加全

馆大会，那时舒乙先生是常务副馆长，忘了当时会议的主题，

却记得听舒馆长讲话，还以为是听了一场单口相声，逗得大家

伙儿笑成一团。他那地道的北京话，绘声绘色的表情，红润的

脸膛，一笑起来鼓起两块可爱的苹果肌，任谁见了都会立刻被

他打动、感染。他就是有那样的魅力。

1998年，舒馆长把我从征集部调到展览部，参与筹备文

学馆新馆的三个大展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展》《20世纪大师风

采展》和《作家文库展》。对于新馆的展览，舒馆长抱有很高的

期待，也有很多的设想，他希望我们能把展览做成精品，做到

“创意独特、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效果显著”。这可不容易。

当时展览部加上我统共就三个人，两个文案，唐文一老师

和我，一个美工，沐定胜老师。我们仨天天加班加到晚上10

点多。所有的资料要去查找、核实，展览文字一遍又一遍地

改；与设计和施工单位不停地沟通，头脑风暴，出新方案。辛

苦是辛苦，但大家都感觉很充实。对我来说，那一年半还多一

些的时间仿佛是浓缩的橙汁，又酸又甜，每天都很饱和，工作

量饱和，学到的东西饱和。按照唐文一老师的话说，我们是把

工作当成事业来做的，觉得特别有意义。

加 班 的 时

候，舒馆长时不

时地到展览部

来看望我们，询

问进度，有没有

困难，需要他配

合做什么，或者

请我们出去吃

晚饭，和我们闲

聊 一 通 ，打 打

岔，让我们放松

休息一下。我

们常去的是文

学馆附近的老

北京家常菜小

饭馆，舒馆长对

吃饭不讲究，好

的孬的都行，吃

饭还特别快，别

人刚吃一半他都吃完了，然后给我们讲故事。

舒馆长肚子里的故事那叫一个多，听他讲一天也不带重

样的。我们最喜欢听他讲文坛掌故，他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听

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讲得明显比较夸张，令人起疑，但却生

动无比。他讲完了自己也哈哈大笑，那笑声像一群小鸟似的，

从他心里呼啦啦地飞出去了。

他讲老北京的吃食，豆汁儿，炸咯吱盒儿，讲他母亲胡絜

青做的芥末墩儿。就因为这，我这个皖南人后来能够接受炸

焦圈就豆汁儿，也能吃蹿鼻子的芥末墩儿了。后来舒馆长特

意请我们去北海公园吃仿膳，犒劳我们。他退休后，金秋时节

还请我们展览部的人到他家里吃螃蟹、喝黄酒，其乐融融。

和舒馆长在一起，没有让人顾虑的上下级禁忌，很自在，

有什么意见想法直截了当地提。那时，我也提了很多不靠谱

的意见，舒馆长并不以为忤。他把自己的创意设想拿出来和

大家分享，从新馆大堂的壁画、玻璃镶嵌画，到文学馆的LO-

GO设计方案。他常常把几种设计图样拿到展览部让我们

看，让我们选，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选的和他不一样，他也不生

气，就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来。为了新馆开放，我们除了完成

三个大展的设计制作，还做了门票、纪念封等各种文创，每周

我们都和舒馆长开会或者一起出去看样品。大家同心协力完

成一件大事的感觉，特别愉快。

2001年夏天，我们完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展》获得了国

家文物局主办评选的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十大精

品奖”，舒馆长带着我去杭州参会领奖。第一次跟舒馆长出

差，心里乐开了花，可也吃了意想不到的苦头。当天我们领完

奖就没事了，舒馆长也比较放松，住地正好在西湖边上，他说

出去转转，我便跟着他去了西湖。可是没承想，刚到花港观

鱼，就有认识舒馆长的游客过来攀谈。舒馆长是走到哪里都自

带光环，令人瞩目的。他是个社会活动家，热心文化事业，经常

上电视，出镜率高，认识他的人非常多，不一会儿身边就围了一

圈人。舒馆长一点儿不高冷，乐意和大家聊，一聊就刹不住。

而我在一旁被西湖的蚊子团团围住，那花心大蚊子在我的胳膊

上、腿上、脸上、手上亲了几十个大包，又大又硬，又疼又痒。

最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拉着舒馆长赶紧走人。但还是不

断地有人跟他打招呼，停下来说话，我直奇怪这蚊子怎么不咬

舒馆长呢。第二天，我是带着金色的奖牌和二三十个红彤彤

的蚊子包回北京的。

舒馆长吃饭快，走路更快。那时候还没有记步器，要是

有，我估计那天在西湖边至少走了两万多步。我跟在舒馆长

后边转了苏堤、白堤、断桥、西泠印社、丝绸博物馆，一路小跑

般地追随着，他60多岁的人比我30来岁的人走得还快，要知

道他还有严重的脚趾外翻哪。他对文化古迹极有兴趣，认认真

真仔仔细细地看，好像要用眼睛把这些都扫描进脑子里存

着。文学馆新馆的艺术装饰，我想很多就是源于舒馆长长期

的艺术积累。

2000年5月，文学馆新馆一期建成开放，舒馆长说我们

要不断搞活动、办展览，宣传文学馆、宣传作家、宣传文学。他

是个行动派，做事快，写东西也快。我们做的作家展览，前言

都是舒馆长亲自写，写完了让我打印出来。一般情形是，我们

布完展览，开展前舒馆长去展厅里看一遍，然后就着手写前

言。大多是千字文，有那么一两天就给我了，一遍稿，有些修

改，不多。像他父亲老舍先生，他说老舍先生1949年前的稿子

都是一遍稿，没有一稿二稿三稿那样子，包括长篇小说《四世同

堂》，100万字的作品也是一遍写下来。后来舒馆长一家把《四

世同堂》的手稿捐赠给文学馆，看原稿干干净净，文字是在心

里斟酌好了才落笔。

舒馆长的字像老舍先生，文风也和老舍先生有点像，带着

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爱用短句，喜欢口语，直截了当，无论是

赞同还是反对，都态度鲜明，不模棱两可，不含含糊糊，就像他

的口头禅：“了不起！”“倍儿棒！”谈起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萧

乾先生、林海音先生等老作家对文学馆的支持与贡献，他最爱

用的就是这样的口头禅。

2013年4月，舒馆长和他的姐妹舒济、舒雨、舒立女士秉

承父母遗志，将老舍、胡絜青夫妇珍藏的一批齐白石、傅抱石、

林风眠、黄宾虹等人的美术杰作无私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

馆。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借用舒馆长自己的口头禅，真

是“了不起！”“倍儿棒！”在捐赠仪式上，舒馆长说捐献的目的

是为了使这批国宝能够回归社会，能够为广大观众共欣赏。

当他说到老舍先生，眼里泛起了泪光。

40多年前，巴金先生设想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与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学类博

物馆，藏品达80多万件。在这个过程中，舒馆长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和贡献，尤其是文学馆新馆的建设与发展，他呕心沥血，

有许多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并付诸实施。他把文学馆设定为文

学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还是展览中心、研究中心。为了

让市民知道有文学馆这么个地方，他甚至找到北京市主管部

门，把文学馆门前的马路由“安苑东路”改成了“文学馆路”，公

交车站也改名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站”。

舒馆长不单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扑在文学馆上，还发动

了身边能发动的所有人、所有关系，连他的老伴儿于滨老师也

拉到馆里帮忙干活。新馆建成，文学馆征集部人手不够，去唐

弢先生家接收书刊，60多岁的于滨老师和大家一起整理登

记，连书带刊加在一块4万多册哪！大家问于滨老师您打字

怎么打得那么快？于滨老师说在家里舒乙的稿子都是她给打

的，他不会用电脑，写得又勤快，所以舒馆长写一篇于滨老师

打一篇，天长日久便练就了本领。单单就我们文学馆，舒馆长

就写了两本书《现代文坛瑰宝》和《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于

滨老师说，舒乙真的很勤奋。

舒馆长曾在年终总结中写道：“不断搞活动，发动一切宣

传工具，频频在宣传媒体上亮相，通过写文章、讲演、讲解、请

人参观等手段，宣传文学馆……达到五多：参观人多、听讲人

多、新建文库多、重要文物入藏多、好评多。”他真的是把所有心

血、精力和才智都倾注在文学馆上，他真的愿意为文学馆干一

辈子。

舒馆长文章里常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这就是生命，或，生

命就是如此。在他走之前，把想做的事、要做的事尽情地做，

快快地做。办文学馆、写文章、讲演、画画、参与社会活动，发

挥出他全部的光亮。

舒馆长虽然走了，他那丰富的表情、畅快的笑声、凝神思

索的样子，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还清晰地印在我们脑子

里，我们会认真记住他的。

一位医学专家的百年守望
——《大医百年》创作谈 □杨红昆 朱 镛

这里是一片美丽的家园，令人心驰神往。

这里是一方神奇的秘境，让人如梦如幻。

这里是一块丰富的乐土，使人目不暇接。

美丽、神奇、丰富是徐迟老对云南的总

结，是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基础和起源，人们在

这片圣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推动人类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

一个夜晚，当我们站在云岭高原，站在澜

沧江和湄公河的连接处，身处热带雨林的寨

子里，力图去还原李桓英当年在云南的漫漫

行医轨迹。但能供我们感受的东西，都被岁

月抹平……“琵琶鬼”们已随岁月远去，要不

是新冠肺炎病毒的原因，村民们的生活早已

归于平静。而昆明近郊的原昆明生物研究

所，已是人去楼空，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马海

德、顾方舟、汤飞凡、屠呦呦们，早已淡出人们

的视线。

2021 年，在我国乃至全世界享有盛誉的

麻风病学专家李桓英，在百岁华诞之年，荣获

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为此我们决

定为她立传，力图去还原李桓英当年在云南

的漫漫行医轨迹。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麻

风病几个字，触发了我们遥远的、笼统称为瘟

疫的传染病记忆。不仅是麻风病，云南人的

记忆中，流传的故事跟传染病相关的非常多，

特别是西南边陲，更是长期深受传染病的荼

毒。最令人谈传染病色变的，当属近一个世

纪之前的云南思茅（现普洱思茅区）在疟疾肆

虐下，从1919年开始的30年间，从常住人口7

万余人的繁华边贸小城，到1949年思茅解放

时，坝区人口已不足2000人。

这仅仅是疟疾。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疫

疠在云南肆虐，除了鼠疫、疟疾、霍乱以外，还

有天花、麻风、麻疹等多种烈性传染病，使无

数无辜百姓过早地失去生命。

遗憾的是，亲历这些疾病蔓延恐慌的人

们已经所剩无几，各种传染病的危害成为被

湮没的历史，导致公众对我国传染病的了解

近乎空白。因此我们不能只知道钟南山、李

兰娟、张文宏，还应记住更多的传染病专家。

是他们携手筑起了卫生防疫的屏障，将各类

传染病阻拦、消灭，守护人类的健康。

李桓英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位1946

年便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

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的“大医”，甚至鲜

为人知。

2020 年以来，全球饱受新冠肺炎病毒袭

扰，《大医百年》意图用丰富的资料、现场的记

录、大医精神的具化，不限于从一个维度认识

传染病、流行病，而是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

度客观思考这一现象后面的深刻意义。

这种让人皮肤溃烂，针戳或刀割没有任

何痛感，恐怖到令人不敢目视的传染病，曾是

人间的噩梦，在医疗条件缺失的时代，得病后

的遭遇比乞丐和犯人还要凄惨。被赶走、独

居、毫无自尊的自生自灭是麻风病人的生存

常态。在云南，最典型的当数昭通天坑中的

麻风村。这个天坑在镇雄县，名字叫大锅圈，

是火山喷发遗留下来的大坑，属典型的喀斯

特地貌。新中国成立以前和初期的麻风病

人，从坑顶用绳子编织成的梯子放下去隔

离。除了按时投放药品和粮食，基本与世隔

绝。在边疆地区，则是被赶到聚集区，众多麻

风病人生活在一起，形成人人避之不及的麻

风村。

恐惧是有理由的，麻风病的潜伏期可以

是几年，而且无形无色，惟一的办法，就是与

世隔绝。

为此，诗人张二棍在《天坑下》这样写：垂
绳的人早已离开，绳子/在吊坠过最后一个人
之后，就开始了/腐朽。只有麻风病人们/留了
下来。/他们宛如/一个个高僧，需要朝夕/面
对着，这万仞悬崖/一遍遍，功课般/呼喊着每
一个亲人的名字/那此起彼伏的喊声，在天坑
下久久回荡着/——让那些喊声多回荡一会
儿吧/他们一直喊着，就会忘记了疼痛/他们一
直喊着，就不会绝望。

云南独特的疆域特点，导致长期饱受疫

病袭扰，比如登革热、天花、鼠疫、出血热、麻

风、牛痘、痢疾等重大传染病。传染病带给人

们的悲惨遭遇让人沉痛无比，也为拯救者“大

医”们提供了施展学识、展开救治的空间和机

会。许多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医学专家、学

者，带着责任和使命，为云南这块土地付出了

毕生的精力、汗水和心血。他们的生命、情感

都与云南这块土地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叫马海德的外国

医生加入了中国国籍。他一直在中国行医，

四次到云南开展性病调查，培训和指导性病、

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他致力生产的疫苗曾广

泛服务于二战同盟国，成功遏制了1950年华

北大范围的鼠疫，拯救千万人免于死亡。

1961年，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便是他研究

的方法，比世界早了整整16年。还有中国最

伟大的病毒学专家之一、被人们尊称为“中国

病毒学之父”的顾方舟。他和他的团队在云

南昆明西郊花红洞的山上研制生产出了脊髓

灰质炎疫苗，让全中国最终消灭了这个令人

恐惧的疾病。60多年来，从未停止中医药研

究实践的屠呦呦献给世界的礼物是造福人类

的青蒿素。这些具有国际领先技术的科学工

作者，与云南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留下了世界领先的医学成果，让人们得以免

除无谓的痛苦和恐惧。

在这群“大医”中，百岁老人李桓英桂冠

上的光芒丝毫不弱于同行，她将毕生精力献

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在前人的基础

上，用科学的探索精神，改变了世界麻风病的

现状。

1983年，李桓英率先用两年时间实施“短

程联合化疗”方案，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

的曼南醒麻风寨，进行我国首例现场防治试

点，经两年的努力和十年的监测，短程联合化

疗取得完全成功，1985年在云、贵、川三省全

面推广，得到WHO的认可，1994年世界卫生

组织在全世界各国推广。李桓英连续十几年

亲自深入麻风地区，对接受治疗的病人进行

观察研究，极力支持对麻风病人应该开放，实

行院外规则治疗，在治疗中可以正常就业、就

学，使患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后来的20年

时间，她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多次请国际专家

授课，为基层培养了大批麻风病防治骨干。

经她为云、贵、川地区申请与世界卫生组织协

作项目治愈的麻风病患者达 10000 多人，年

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

标准（<1%）。1999年，中国98.6%的县（市）消

灭麻风病，短程联合化疗取得成功，李桓英为

麻风病防治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取得了

世界水平的成果。

李桓英没有辜负前人的心血，把毕生精

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事业，为推动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她首次

提出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

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以世

卫组织的名义，在全世界范围推广。

正如中宣部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称号

的决定中所说：“李桓英同志是党领导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

她对党忠诚、热爱祖国，始终心系人民健康

福祉，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卫生健康事业；

她视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破除歧视，为数

以万计的病患解除了疾苦；她尊重科学规

律、坚守科学认知、勇于探索创新，致力于建

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破解麻风病防治

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鲜明体现了心

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生命至上、护

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

学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今天，每当听到

山东援鄂护士张静静的女儿撕心裂肺的呼

喊：“妈妈你不要离开我，我喜欢你！”我们便

泪流满面！

张静静生前留给我们的遗言便是“愿以

吾辈的青春，守护这盛世的中华”。这是几代

医护工作者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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